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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图与现实——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校长
和建筑师的互动与成果

摘 要：本文以国立大学时期（1928 年 8 月—1937 年 7 月）

的清华校园设计理念和空间建设结果为研究对象，以在任

校长和主要建筑师为界，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分为“罗家

伦与杨廷宝时期”和“梅贻琦与沈理源时期”两阶段，论

述两个阶段的办学目标、校园建设观念、相应的设计策略

及建设成果。校长与建筑师分别从办学和空间角度出发，

形成合作和碰撞。行政方与设计方的互动为探究国立清华

大学校园演变提供了具体和动态的视角，促使今天更深入

地理解国立大学时期清华校园从 1930 年“罗家伦与杨廷宝

时期”规划宏图的诞生和初步实施，到“梅贻琦与沈理源

时期”基于现实对既有规划的偏离和调和，这一颇具争议

的重大“转向”背后的一贯性。

关键词：国立清华大学；校园规划；校园建设；罗家伦；

杨廷宝；梅贻琦；沈理源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sidents and architects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rom 
August 1928 to July 1937, a period usual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Luo-Yang stage and Mei-Shen stage. The 
paper explores each stage’s academic targets, campus 
ideas, strategies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 , before 
investigating the president-architect interaction. Focus 
on this interaction provides not only a new, dynamic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ampus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ra spanning from the 
stage of Luo Jialun and Yang Tingbao (design of the 1930 
campus plan and begin of implementation) to the stage 
of Mei Yiqi and Shen Liyuan (gradual deviation from 
the original plan). It also reveals some hitherto unseen 
dimension of consistency behind the controversial topic 
of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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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题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国十年”的短暂

繁荣和稳定，中国的大学在新制度保障下逐渐走上体系化、

规范化之路：一方面，设立国立、省立、私立学校的分类

体系，各类高校均纳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管理之下；另一

方面，要求大学需至少包含理、农、工、商、医其中之三，

否则定性为专科学校A，与此前相比，对大学学科综合性的

要求大大提高。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对当时大学办学影响

显著，掀起了单学科学校合并与新学科建设的热潮。源于

殖民活动的教会大学归入私立大学范畴，而国立大学作为

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代表尤其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于中

国“学术独立”的期望。

处于时代变革中的清华在此契机下完成了学制变革，

从由留美预备学校 B、大学部、国学研究院组成，由外交

部管理的“清华学校（college）”，转变为“国立清华大学

（university）”，成为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辖的

14 所国立大学 C中的新晋一员。在 1928 年清华改制至 1937
年南迁（即“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期间，“学术独立”与

“学科发展”的办学目标贯穿始终，清华步入“黄金时期”，

A 详见 1929 年 7 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
B 1909 年（宣统元年），外务部与学部设立“游美学务处”，同年接管清华园，设“游美肄业馆”；1911 年 4 月—1912 年 4 月间称“清华学堂”，辛亥革命
以后更名为“清华学校”，在学制上分为中等科（大约对应今天的初中）和高等科（大约为高中及大学低年级），各四年，学生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
C 据《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7—1937）》，1934 年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总计 27755 人，其中国立大学学生人数为 11898 人，占比 42.9%。

迅速成为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国立大学。

1928—1937 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发展过程，是国家“学

术独立”之路的一个具体个案，而期间的校园规划设计与

校园空间演进，与办学治校的战略相互印证，构成了“中

华民国十年”间国立大学发展的生动例证。

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园演进的背后，校长与建筑师是影

响校园建设走向的关键人物（表 1）。在国立清华大学时

期，清华校长“综理校务”[1]，校长参与大学校园空间决策

是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普遍现象：在策划阶段，校长需

向教育部申请建设项目，经批准后方可启动；在设计阶段，

校长作为校园建设活动的决策者，可以对建筑师的设计做

出评价和干预。以在任校长为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校

园建设可以被划分为罗家伦在任时期与梅贻琦在任时期。

其中两位主要校长罗家伦与梅贻琦均对清华的学术发展和

校园建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而建筑师是校园空间的

直接塑造者，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留学归国后，外国建筑师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他们参与到

中国大学校园的建设中，杨廷宝、沈理源即为其中代表人

物，也作为参与国立清华大学校园建设的主要建筑师，分

别与罗家伦、梅贻琦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图 1）。

表 1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校长与主要建筑师

办学阶段 校长 任职时间 受任时职务 主要建筑师 主要建设项目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8月—

1948年12月）

罗家伦
1928 年 9 月—

1931 年 3 月

总司令部政务委

员会教育处处长
杨廷宝

主持 1930 年校园规划；主持生物馆、明斋、图

书馆扩建、气象台 4 座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吴南轩
1931 年 4 月—

1931 年 10 月

国民党中央政治

学校副教务主任

沈理源
主持化学馆、体育馆扩建、机械工程馆、旧大

饭厅等 7 座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翁文灏

（代理校务）

1931 年 7 月—

1931 年 9 月

清华大学地质学

系教授

叶企孙

（代理校务）

1931 年 9 月—

1931 年 12 月

清华大学物理系

教授、系主任

梅贻琦
1931 年 12 月—

1948 年 12 月

清华大学留美学

生监督处监督

图 1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两位校长和建筑师

b）梅贻琦（1889—1962）a）罗家伦（1897—1969） c）杨廷宝（1901—1982） d）沈理源（189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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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时代，大学校园规划都有校方与设计方互动

的惯例，比如同期的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

校长都对校园空间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理想宏图——罗家伦与杨廷宝时期的
校园建设

1928 年 8 月，国民政府决议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

大学，罗家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出任校长。作为

蒋介石的秘书、蔡元培的学生，他担负着把预备学校改造

成“完整的国立大学”的使命，立志将学术独立打造成为

“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2]。

在此之前，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已有数任清华校长致

力于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完全的“大学”：1913
年，周诒春校长提出“扩充学额、预备设立大学，使国家

教育与学术独立，不受美人控制”，1916 年将清华学校逐

年扩充至大学程度，并且筹办大学的计划得到了外交部的

批准；1918 年，代任校长的赵国才提出学生在大学毕业后

再留美，以“缩短留学期限”“减轻留学经费”。曹云祥校

长制定了“清华十八年发展计划”，主张限制留美名额、调

整课程、提升师资、强化清华基金运作等，计划在 1935 年

将清华建成完备的独立大学。1923 年和 1924 年清华预备学

校中等科与高等科陆续停止招生；1925 年清华学校成立大

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向学术精深化方向发展。

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罗家伦上任后以果断强势

的管理风格实现了“破旧立新”：主导“改隶废董”运动，

主张清华撤销董事会并由教育部管辖，实现了“隶属系统

之变更”；解决了清华办学基金的问题；扩招学生、创立院

系、建设校园等，这些举措为清华这所新兴的国立大学开

辟了新局面 [3]。

清华在体制、地位和办学计划上的重大变革为校园演

进注入了持续的动力，新的校园空间蓝图在罗家伦任内铺

展开来。罗家伦邀基泰工程司——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北方

最早成立、规模最大、工种齐备的建筑事务所——为清华

制定了 1930 年校园规划（图 2～图 4），由留美归国的建筑

师杨廷宝负责规划设计，以使校园空间与其大学发展的远

大目标相匹配。

2.1 学术为先的校园理念

罗家伦在校园空间方面的主张与其“学术化”的办学

方针相一致，基于大学发展所需的空间条件（图 5），他

提出：“清华校址的重新设计，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是整个将来发展的计划；第二，是学术上使用的便

利……”[4] 罗家伦的治校理念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西方经

A 本次规划图纸完成于 1930 年 2 月，由罗家伦委托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主持设计，是清华改制为大学后的首次规划。本次规划与 1914 年校园规划相比有所继
承和发展，梳理了校内现有建筑，再次规划了近春园区域。
B 该图为墨菲“四大建筑”建成后的校园总平面图，反映了杨廷宝实践所面对的校园现实情况；此时校界已完成西拓，但近春园区域并未按照墨菲的 1914
年校园规划落实，仍处于未开发状态。
C 1914 年校园规划由校长周诒春委托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也有延续其在中国实践时曾用中文名“茂飞”的译法）主持设计，是清华校
史上首次校园规划。该方案一方面完善了现有的清华学校区域，另一方面基于校界西拓的用地条件在西部近春园区域规划了未来的大学部。本次规划与周诒春
校长争取学术独立的办学计划相契合。

图 2 1930 年校园规划方案 A

（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图 3 1920 年清华学校测绘图 B

（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图 4 1914 年校园规划方案 C

（刘亦师《墨菲档案之清华早期建设史料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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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思考，在有意识地比较、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发

展经验后，他提出：“呈为呈请颁布清华校务进行计划大

纲，俾能循序发展事：窃以西洋学术机关至进步，常有赖

于预定之长期计划，俾失误进行，得循正确轨道，以渐臻

完美之域。中国学术机关，莫不缺少此项预定计划，大都

经费支不固定，有以致之，不幸孰甚！”A罗家伦上任后，一

方面推动了原有建筑计划的动工，解决大学发展的近期空

间需求，另一方面在校园版图中为未来的院系建设和学术

资源扩充预留了空间。

在罗家伦到任清华前，1927 年 4 月《清华发展计划》

提出各方面校务工作的未来计划，其中包括新建建筑这

一方面的内容。此时的清华虽尚未完成“改办大学”的

目标，但已计划在学校改组后提升师资、增加设备、增

设科系、成立研究院、扩大招生等，并认识到受经费不

足问题限制的当前的校园空间对院系的学术发展形成了

制约：化学系与生物系均成立于 1926 年，此时尚无独立

系馆，而是“因陋就简”使用科学馆的部分房间；周诒

春与墨菲时期设计建造的图书馆图书容量约 10 万册，而

1920 年清华图书据统计已有 126154 册 B，藏书量已经饱

和，无法满足清华扩充图书的需求；同时，随着院系扩

建，清华学生人数在 1925—1928 年间迅速从 93 人增长

至 401 人 [1]，逐年扩大的办学规模，对宿舍扩容提出了

需求。于是，校方提出以下建筑计划：“最近要即行建筑

者为生物学馆，其次为工程系实验室，图书馆因近来书

籍骤增，不敷应用，也须扩充，近因宿舍不够，所以不

能多招。将来宿舍扩充，学生人数亦可逐渐增加，至全

校一千多人时为止。”[3]

罗家伦上任后，上述建筑项目在校方会议中得以再次

提出，并推向落实。1928 年 11 月 14 日，清华第一次评议

会召开，通过“提出一部分基金，作特别建筑设备之用” [3]

的决议，资金用途包括：图书购置、仪器购置、图书馆建

设、男生宿舍建设、女生宿舍建设、自然历史馆建设、化

学实验室建设。C罗家伦认为：“以上七项设备建筑，均十

A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罗校长为校务进行计划事上教育部呈》。
B 参见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电子版。
C 参见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电子版。
D “这四个建筑”指扩充的图书馆、生物馆、明斋、气象台。
E 教育部长蒋梦麟于 1929 年 5 月、6 月就《罗校长为校务进行计划书事上教育部呈》和《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的回复。

分迫切必要，是学术化清华的最低条件。”[3]

罗家伦激进果敢的行事风格加速了项目落地的进程

（图 6），罗家伦在其回忆录中叙述：“在谋基本解决的办

法以前，我实在不能长久等待。于是先向中南、金城两个

银行借款四十万，动工四个建筑。这四个建筑就化费了

一百万以上，自然四十万是不够的，可是我做了再说。”[5]D 
由杨廷宝主持设计的图书馆扩建、生物馆、气象台、明斋

在 1929—1930 年间陆续开工，1931 年时均已落成，成为继

墨菲的“四大建筑”之后清华校内又一组工艺优良、设施

完备的现代建筑，代表了当时国内校园建筑的高水准，因

此这四座建筑被称作清华的“新四大建筑”。

在解决当下迫切的空间需求之外，罗家伦与杨廷宝

时期的校园规划也着眼于大学发展的长远目标。由杨廷

宝主持制定的 1930 年校园规划，基于校园西拓的用地条

件，在原有的礼堂轴线基础上，在近春园遗址区域另立

轴线，形成东西双轴并立格局，计划未来由新拓的近春

园区域承载主要的学术功能。虽然此前周诒春与墨菲时

期制定的 1914 年校园规划也采用了相似的“双轴并立”

格局，但由于 1914 年规划面向的是预备学校与筹备中的

大学两种学制并行的局面，因此近春园轴线上布置的是

包含图书馆、礼堂等公共文化设施的“一个学校”。与前

任规划相比，1930 年规划对西部近春园遗址区域的利用

更多聚焦在“学术研究”的主题上，没有再重复设置东

部轴线已有的礼堂和图书馆等校园公共文化设施，而是

在轴线上规划博物院、生物馆和化学馆，用地属性规划

为更加纯粹的学术功能。近春园组团中，共规划有八座

“特种学术建筑”，其中仅有生物馆和化学馆功能明确，

其余六座的用途则根据未来院系发展计划再定，为预留

空间。在以上逐级递进的预留计划下，清华将不必再长

期面对用地制约，为大学长远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土

地条件。

这一时期“学术为先”的校园建设理念不仅体现在建

图 5 1923 年前后的清华校园航拍

（底图引自《清华年报：1923—1924》，瀚文民国书库线上资源）

图 6 《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节选，教育部指令二则 E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线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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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划和校园规划等宏观层面，单体建筑具体设计决策中

也可见校长与建筑师的碰撞与合力。

比如，对于图书馆扩建的布局方式问题，校长与建筑

师从各自的专业经验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原图书

馆，采用“T”字形布局，面西，前部分两层，为办公室、

教员预备室、阅览室，后部为三层藏书库。杨廷宝原计划

不改变原馆面西的朝向，在原图书馆的南北两端分别加建

阅览室和藏书库 [6]，扩建后的图书馆为“工”字形平面。

杨廷宝对此方案应是较为满意的，但罗家伦持反对态度，

他说：“许多人士建议，以为把原来的一个‘丁’字形的

图书馆接成一个‘工’字形的便好了。我认为不对，我觉

得一个近代大学的图书馆，应当留最宽大的余地，做书库

的扩充。我知道在 1922 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造一个新

图书馆……哪料到不及十年，该校藏书已经超过三百万

本，无地可容。所以我自己画一个图样，把原来的图书馆

仅作为侧面的一翼，另外建一中心，在另一翼造一个很大

的阅览室，其中可容一千人读书的座位。”[5] 两人的构思

基于不同视角和专业：“工”字形方案是经济合理的建筑

布局方式，杨廷宝在东北大学图书馆设计中也采用了近似

布局，阅览室与书库分置两端，这样便于交通流线组织，

A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清华大学生物馆图》。
B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图》。

阅览与书库分区明确；而罗家伦作为业主从办学和长期使

用维度的思虑对建筑设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校验，基地

限制的挑战转化为设计创新的契机。

在罗家伦的直接干预下，图书馆的总平面从“工”字

形变为“L”形，新建的西翼坐北朝南（图 7～图 9），让图

书馆有了未来向北扩建的机会。在时隔近百年的今天看来，

罗家伦与杨廷宝时期的扩建策略十分明智——清华图书馆

在原馆基础上已经历过三期扩建，建筑面积在历次建设后

达到 27820 平方米 [1]。

同时，校长罗家伦看重建筑空间对人的激励作用，因

此对许多学术活动的空间场景有具体的设想，比如：“我对

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得

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

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

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

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

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奋进的

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5] 又如：“大阅

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的场所。所以这

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

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

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

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

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7] 
校长对于学术活动场景的生动构想由建筑师转化成为

现实。生物馆的外观和功能设计均颇 “讲究”，内部组织

了教室、学生实验室、研究室、储蓄室、阶梯教室、陈列

研究室、动物房、温室等一系列专业化实验空间，各实验

室设有独立供水供气口，并配备热水、暖气系统，为师生

研究提供了高品质的空间环境 A；扩建后的图书馆，阅览

室从两个增加至五个，并容纳了文科各系的研究室，便于

查阅资料 B，如此复合化的功能设置于学术发展十分有利 
（图 10）。

图 7 图书馆扩建部分与原馆的关系

（韩冬青、张彤《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原馆部分由墨菲于 1916 年设计建造

扩建部分由杨廷宝于 1930 年设计建造

图 8 图书馆原馆入口

（黄延复《清华园风物志》）

图 9 图书馆扩建后新入口

（韩冬青、张彤《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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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国立属性相称的空间期望

除学术发展的必需功能以外，如何与“国立”的象征

和导向地位相匹配，也是校园建设中被重点考量的问题。

罗家伦认为“现在既然改了大学，就不能不有新的建置” [5]，

他评价清华当时的校园现状：“我到校的时候，清华只有大

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四个建筑，除大礼堂比较

堂皇而外，其余的规模都很狭小，其它的零星建筑，都东

添一所，西造一幢，毫无整体的安排。清华园的地点是很

宽大的。我到校以前，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不曾添过一个像

样的建筑，也可以说是停顿了将近十年。”[5]

 “堂皇”“宽大”等用词反映出罗家伦对于“国立大学”

的空间期望。这一方面与“国立大学”自身性质的要求有关，

同时也部分地与校长罗家伦的个性有关。罗家伦大刀阔斧的

校园建设，不仅限于清华校园，在他 1934—1935 年间任国

立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也同样满怀热情地推动了中央大学新

校址规划，可见罗家伦对于宏大壮丽的空间格局的追求。

杨廷宝凭借其建筑教育背景和设计经验，成为塑造清

华“国立”形象的合适人选。当时杨廷宝是基泰工程司的

业务负责人，基泰工程司的专业性与业务规模在中国属前

A “布扎体系（Beaux Arts）”，也称“学院派”，是起源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教学体系，后由美国各大建筑学院普遍继承，并在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经
由中国留美建筑师传至中国。“构图（composition）”是布扎教育体系的核心，在思维方法上主张从平立剖出发创造三维空间构想，在设计成果上体现为造型和
立面比例、“基准线”辅助方式；围绕“风格（style）”的训练也在布扎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主张根据建筑性质和现状条件选择风格。

列，能与当时在中国从业的外国建筑事务所匹敌，杨廷宝

的教育背景与项目经验也满足罗家伦关于国立清华大学的

期望：杨廷宝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美国各大

建筑学院普遍继承了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扎体系 A，而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其中的主要阵地。布扎体系以“构图

（composition）”为核心，也注重围绕“风格（style）”的

训练。杨廷宝的建筑教育与前任建筑师墨菲相一致，对西

方古典主义建筑足够熟悉，能够应对“国立大学”文化彰

显的需求；在清华校园项目前，杨廷宝曾制定了东北大学

规划，既往方案中几何布局、轴线关系、宏大布局等设计

要点，应当满足了罗家伦对于“宏丽”的想象。

杨廷宝设计的 1930 年校园规划，在对构图和形式推敲

的追求上相比墨菲更进一步。校园空间结构更具整体性，

设置了三条横贯校园东西两端的道路，并增加了沿校河的

环路；将原本较为零散的校园建筑整合为“大礼堂—图书

馆”“宿舍—体育馆”“近春园专业系馆”三个大型组团，

有效地整合了校内建筑物的图底秩序。杨廷宝对轴线的强

化处理，制造了近春园轴线紧凑而富有变化的空间序列，

烘托出中心建筑的地位，满足罗家伦对于国立大学壮丽宏

大气势的想象（图 11）。

图 10 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三阅览室

a）1935 年旧照

（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b）近照

（清华大学图书馆官网）

图 11 1930 年
清华校园规划

全景图

（上海图书馆藏

《国立清华大学

一览》）



157

宏
图
与
现
实
︱
︱
国
立
清
华
大
学
时
期
校
长
和
建
筑
师
的
互
动
与
成
果

同时，杨廷宝在单体建筑形式上深入推敲，使“新

四大建筑”既显示出全国范围内的前沿属性，又具备学

院建筑庄重平和的品质。20 世纪初，墨菲设计的图书馆

“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 [8]，作为国内少有的现代公共

文化建筑，有振奋民族信心的积极作用，而杨廷宝主持

扩建的图书馆延续了“为当时全国大学图书馆之冠”的

地位。比如在图书馆新入口的设计上，杨廷宝没有重复

使用原馆相对低调的进入方式，而是将入口设置在二层，

经由室外大台阶进入，烘托出典雅庄重的氛围。罗家伦

也认可扩建后的图书馆是他“最得意”的建筑，“可说是

当时我国国立大学中最伟大适用而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图

书馆” [5]。杨廷宝设计的生物馆和后来沈理源设计的化学

馆，则是建筑立面风格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例证。两座建

筑在规划上如孪生般相互映衬，在外观设计上有意识地

体现相似性：立面均强调竖向线条，窗口比例较窄并内

退，形成前后错动，窗槛墙上有方形略微突出的细部装

饰（图 12，图 13）。以上形式操作具有 “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的特征，显示出清华校园与世界前沿建筑

潮流的联结。“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在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盛行于美国大城市及中国上海等地，清华虽地

处京郊，远离商埠和城中心商业区，但因学术与文化地

位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前沿地带。

总之，罗家伦与杨廷宝关注到校园空间和建筑形象

在文化地位上对国立清华大学的作用，在设计中注重构

图组织和形式推敲，成功地塑造出了兼顾“国立”性质

的宏伟和“学院”属性的庄重的空间品质，是校长与建

筑师在共同目标下达成良好合作的案例。

2.3 “愿景多于现实”的不足之处 

罗家伦与杨廷宝协力创造出的理想校园图景成为中

国近现代大学校园设计中的经典案例，但作为一份需要

付诸实践的规划并非完美。

罗家伦对于校园的展望本就不基于对校园现状的分

析和利用，而是具有远期的、强烈的理想校园性质。比

如，即使“清华园的地点是很宽大的” [5]，他也依然希望

将“广大的圆明园”圈到清华的范围里来；重新规划整

个校园的蓝图，而不重视已有建筑的利用，这从当时的

经费情况来看并不易实现。

杨廷宝的设计虽然使“理想校园”向实现迈进了一

步，但 1930 年校园规划中也存在落地性不足的缺陷，其

中有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是该规划以新增大量道路为前提，场地工程量

意味着规划落地的阻力。罗家伦并未对此给予足够重

视——在其演说、回忆等资料中从未见路网建设相关的

内容，与他对规划和建筑各方面的全面记述和深入考量

形成了巨大反差。实际建设中路网严重滞后，1930 年规

划中三条对校园空间结构影响重大、贯穿校园的东西向

主干路均未实现（图 14），尤其是近春园区域完全背离

图 13 化学馆（沈理源设计于 1931 年）

（作者自摄）

图 12 生物馆（杨廷宝设计于 1929 年）

（作者自摄）

图例

1930 年校园规划前原有道路

1930 年规划后新增道路

1930 年规划中未建成道路

图 14 规划路网与现实路网条件对比

（底图为 1930 年校园规划，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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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30 年规划的道路结构，而是代替以“原有道路为主、

局部补充延伸”的策略，这意味着 1930 年规划中的大量

建筑在短期内不再具有按原址落位的可能性（图 15）。

二是教工居住区未被纳入罗家伦和杨廷宝的规划之

中，1930 年规划图纸中甚至显示出对教工居住区的有意

忽略：图中“已有之建筑”并未画出当时已建成的西院

住宅，对照澜院住宅区（又称南院）也是仅画了局部示

意（图 16）。但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教员住宅因占据大

规模用地而成为清华校园空间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

部分（图 17），直接导致了校园轮廓的变化。1930 年的

规划不仅规避了对教工居住区在校园空间结构中位置问

题的讨论，也没有考虑到未来教职工居住需求的增长并

为其规划相应的用地区域。

以上理想化与落地性的矛盾为后来校园空间演变逐

渐脱离 1930 年校园规划的空间结构埋下了伏笔。

3 调和现实——梅贻琦、沈理源时期的
校园建设

在罗家伦任清华校长仅两年时间的 1930 年 5 月，因阎

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罗家

伦辞职，校政暂由校务会议维持，此后清华经历了长达一

年的“易长风潮”。当年 6 月，阎锡山任命的乔万选遭到

清华学生、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的抗议，此后清华有 11 个月校

长阙如，一切校务皆由校务会议处理。1931 年初，蒋介石重

图 15 生物馆与化学馆位置关系

a）生物馆与化学馆的规划位置关系

（底图为 1930 年校园规划，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b）生物馆与化学馆的实际位置关系

（底图为 1935 年校园总平面图，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图 16 照澜院局部

a）杨廷宝 1930 年规划

图纸照澜院局部

（截取自 1930 年校园规

划，上海图书馆藏《国立

清华大学一览》）

b）1935 年校园平面图照

澜院局部

（截取自 1935 年校园总

平面图，上海图书馆藏

《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c）1947 年校园平面图照

澜院局部

（截取自 1947 年国立清华

大学平面全图，上海图书

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图 17 照澜院实景

a）1924 左右年清华鸟瞰（虚线内为照澜院区域）

（《清华年报：1923—1924》，瀚文民国书库线上资源）

b）照澜院建筑外观

（刘亦师《20 世纪 20 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清华校园建设》）



159

宏
图
与
现
实
︱
︱
国
立
清
华
大
学
时
期
校
长
和
建
筑
师
的
互
动
与
成
果

新稳定了对中国北方的统治，教育部任命吴南轩为校长，5
月，吴南轩因任命不是清华教授的钟鲁斋、陈石孚为文学

院、法学院院长，教授会“特请国府另简贤能，为本校校

长”。1931 年 7 月至 10 月，清华校务先后由教授翁文灏、

叶企孙代理，10 月 14 日，梅贻琦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他

于 1931 年 12 月 3 日到校就职视事，其后任清华校长长达

17 年。[1]A

在就任校长至清华南迁这段时间内，梅贻琦将清华发

展为中国重要的学术中心，“已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

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也” [3]，其工作

延续了罗家伦任内的“学术化”方针，将学术发展视为校

务工作的重点。在学科建设方面，梅贻琦任内，新建的机

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与原有的土木工程系共同组成了工

学院，工学院的教学和研究着眼于“国家对特种工程之需

要”，其创立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发展工程的期许，

清华在数代人的努力下成为一所文、理、工兼备的大学

（图 18）。在学术资源方面，梅贻琦注重师资、设备等资源

的投入，他在《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中写道：“大师与

A 梅贻琦于 20 世纪 50 年代赴台湾后，创建新竹清华大学，并于 1955—1962 年任校长。
B 据上下文，此处梅贻琦所说的“设备”，既指图书、器械等教学用品，也包括建筑房屋。

设备为大学之两大要素……吾人对于设备一端，不能不竭

其所能，以求充实。此无他，欲以提高学术地位，有以资

研究与教学之便利也。即就事实上言之，本校改为大学，

不过十年，一切设备，初欠完备，加以年来学系与师生之

人数，日在扩展之中，则设备之充实，为必不可缓矣。”[3]B

虽然两任校长的办学目标均以学术发展为重，但校园

空间规划工作并不具明显的延续性，校园空间形态在演进

中未忠实地遵循罗家伦与杨廷宝时期的规划方案，而是结

合新的空间需求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以至于杨廷宝在回忆

中评价：“清华的规划常常是因主持人而异，不同时期，不

同主张，结果建乱了，那是很糟糕的。”[9]

但结合时局条件和办学需求，梅贻琦时期的校园演进

自有其逻辑，而且依然在“学术化”的总体目标下有所成

就，梅贻琦在任前 7 年所建校舍面积超过了前几任校长所

建校舍面积的总和，从 1930 年的 49443 平方米，至 1937
年已达 99646 平方米 [1]，满足了新增学术空间的需求，也

照顾到规模快速增长的师生生活空间的需求（表 2）。在空

间分析之外引入对办学需求和校园观念的分析，能够对梅

表 2 清华新增校园建筑一览（1917—1937 年）

编号 建筑名称 建设年代 设计者（所属机构） 在任校长

1 图书馆 1916 年 4 月 墨菲

周诒春

2 体育馆 1916 年 4 月 墨菲

3 甲所 1917 年 庄俊

4 乙所 1917 年 庄俊

5 丙所 1917 年 庄俊

6 大礼堂 1917 年 9 月 墨菲

7 科学馆 1917 年 9 月 墨菲

8 照澜院（南院） 1920 年 7 月 庄俊 严鹤龄

9 工艺馆（土木工程馆前身） 1922 年 3 月 庄俊 王文显

10 老西院 1924 年 不详
曹云祥

11 丁所（成志小学） 1927 年 不详

图 18 工学院设备与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校史馆《清华大学图史》）

a）殷文友教授等设计的单机教练机（1936 年） b）国内第一台 5 英尺航空风洞（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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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建筑名称 建设年代 设计者（所属机构） 在任校长

12 生物馆 1929 年 9 月 杨廷宝（基泰工程司）

罗家伦
13 明斋（四院） 1929 年 9 月 杨廷宝（基泰工程司）

14 图书馆扩建 1930 年 2 月 杨廷宝（基泰工程司）

15 气象台 1930 年 3 月 杨廷宝（基泰工程司）

16 化学馆 1931 年 7 月 沈理源（华信工程司） 翁文灏

17 善斋（五院） 1932 年 安娜（Carl J. Anner）

梅贻琦

18 静斋 1932 年 安娜（Carl J. Anner）

19 土木工程馆扩建 1932 年 沈理源

20 体育馆扩建 1932 年 沈理源

21 西校门 1933 年 沈理源

22 新西院 1933 年 安娜（Carl J. Anner）

23 水力实验室（水利馆） 1934 年 清华土木系

24 机械工程馆 1934 年 沈理源

25 旧大饭厅 1934 年 沈理源

26 新林院（新南院） 1934 年 沈理源

27 电机工程馆 1934 年 沈理源

28 新斋（六院） 1934 年 基泰工程司

29 平斋（七院） 1935 年 基泰工程司

30 普吉院 1937 年 基泰工程司 

注：表中“设计者”一列中斜体标注表示仅为推测，暂无文献印证。

续表

贻琦时期“偏离”的合理性形成更全面的理解。

 3.1 “局部大于整体”背后的实用观念

梅贻琦时期的校园建设在规划设计方式上与罗家伦、

杨廷宝时期相比有显著差异，这一时期没有制定专门的校

园规划方案，也没有聘请一位建筑师总揽建筑设计——除

沈理源主持设计了主要的学院系馆和旧大饭厅及体育馆扩

建等以外，建筑师安那（Carl J. Anner）和基泰工程司 A也

分别为清华设计了两座学生宿舍和一组教工居住区。虽然

其中沈理源主持的建筑项目超过半数，类型上也最具学术

性和公共性，属校内较为重要的建筑类型，但他并不具有

对校园整体格局变化的控制力，与罗家伦任内杨廷宝的宏

观掌控力不能并论。

重局部而轻整体的规划设计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

校园空间形态，梅贻琦任内的新建建筑在校园总图中形成

了若干个独立组团，相对集中于以下五个区域（图 19）：
1）北部区域，1931—1932 年建成，从西至东包括：化

学馆（1931 年）、善斋（1932 年）、平斋（1935 年）、明斋

（1929 年）、旧大饭厅（1934 年）、新斋（1934 年）及农学

研究所建筑（不详）。该区在杨廷宝 1930 年规划中为学生

A 此时杨廷宝虽仍就职于基泰工程司，但工作重心已转移到南方，未参与梅贻琦在任期间基泰工程司在清华的项目。
B 推测物料股库房即为校档案馆文档中的“供应科”，扩建于 1935 年。

宿舍，其中新斋、平斋仍由基泰工程司设计建造，但随着

宿舍东西两侧教学建筑落成，区域功能变得混杂。

2）东部区域为工学院，校园东部位于校门和二院以

东、紧邻校河的区域，主要为工学院专业馆和工学院所需

的各类工场，及机械工程馆、航空工程馆。这一区域形状

狭长且不规则，但容纳了当时新兴的工学院的全部教学 
场所。

3）南部区域为教工生活区，即为主校门（今二校门）

外、校河以南的区域，新建了教师住宅区新林院（1934
年）、普吉院，扩建了成志小学（1935 年），这一区域与校

园核心区域关联较低。

4）中部区域包括近春园水系旁的静斋（1932 年）及扩

建后的物料股库房 B（1935 年），为女生宿舍和后勤用房。

5）西部区域包括新教师住宅区新西院（1933 年）和校

西门（1933 年）。

至于为何形成“局部大于整体”的特点，笔者认为这

是梅贻琦时期关注当下、偏重实用的价值导向的必然结果，

这一时期对建筑空间的迫切需求更强化了校园设计中的实

用导向。从建筑功能类型来看，梅贻琦时期的主要任务，

一是为新成立的院系提供学术空间——对规划结构影响更



161

宏
图
与
现
实
︱
︱
国
立
清
华
大
学
时
期
校
长
和
建
筑
师
的
互
动
与
成
果

大的校内公共建筑（如图书馆、体育场馆等）都已在罗家

伦与杨廷宝时期落定，新增的学术建筑不同于校园公共设

施，本身就需要更多结合各院系自身条件和办学需求，更

容易出现分足鼎立的情况；二是为清华教师提供住所——

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的名言，对于师资十分看重，而清华教师居住的问题

和矛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显现出来，在罗家伦与杨廷

宝时期并未得到重视，至梅贻琦任内已十分迫切，新西院、

新林院、普吉院的建设终于解决了教工居住的历史遗留问

题，虽然这批建设导致校园范围快速扩大，影响了校园空

间结构的整体性，但从根本上看是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必

备条件；三是在持续扩招的背景下为日益增加的学生提供

宿舍，梅贻琦任内新建的善斋（五院）、新斋（六院）、平

斋（七院）均位于 1930 年校园规划中的学生宿舍区，而唯

一的女生宿舍静斋则有靠近原女生宿舍的历史原因 B（图

20）。另外，梅贻琦注重调和各方意见的行事风格也与罗家

伦的强势性格大相径庭，对校园整体性的追求和控制力有

所下降。

因此，近春园轴线上的学术建筑组团并未成形——工

程馆为利用原有建筑而选址在东部区域，加上校长风波时

A 因临近抗战前后均无建设，故此图基本呈现了战前校园的建设状况。
B 罗家伦任内清华首次招收女生，古月堂改建后用作女生宿舍。

期动工的化学馆北移至靠近宿舍区的位置以利道路和管线

铺设，清华校园空间从此开始偏离罗家伦与杨廷宝构想的

轨迹。这样一来，近春园区域仍旧未得到开发。以今天的

视角来看，1930 年规划中对近春园水系的几何化修整，是

当时时代下崇尚西方古典风格的产物，近春园轴线在后来

实施过程中被弱化，“三山五园”的格局得到保留，从长远

历史角度来看反而有益。

虽然业主对校园规划结构的整体性不甚关注，但建筑

师沈理源还是在满足功能问题之余，从建筑学专业角度出

发发挥能动性，在其工作范围内即组团尺度下，梳理空间

结构，建立新老建筑之间的空间秩序。电机工程馆是沈理

源将新建筑“织补”进清华校园原有格局的一个案例。该

馆是二校门以北、校河沿岸的工学院组团建筑其一，周围

密集地分布着工学院工场和保留的一院建筑，布局关系看

似局促混杂，但建筑师有意设计了电机工程馆与科学馆的

呼应关系：在总图设计上，将电机工程馆基底与一院大楼

东侧守齐，南北方向上与科学馆对位，意在延续墨菲 1914
年规划和杨廷宝 1930 年规划中拆除一院中北部、形成方

院的计划，两座建筑外观的高度相似性更证实了这一意图

（图 21，图 22）。

图 19 梅贻琦—沈理源时期清华校园建设的主要

区域图（1932—1937 年）A

（作者自绘，底图为1947年国立清华大学平面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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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电机工程馆与科学馆的关系

a）1935年电机工程管与科学馆的关系

（底图截取自 1935 年校园总平面图，

上海图书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b）1914 年校园规划该区域局部

（截取自 1914 年规划，《清华年报》，

瀚文民国书库线上资源）

c）1930 年校园规划该区域局部

（截取自 1930 年校园规划，上海图书

馆藏《国立清华大学一览》）

图 22 电机工程馆与科学馆的建筑外观

a）电机工程馆（沈理源设计于 1934 年）

（刘亦师《国立大学时期之清华校园规划与建设溯考》）

b）科学馆（墨菲设计于 1917 年）

（黄延复《清华园风物志》）

d）位于西部的教工生活区新西院鸟瞰

（黄延复《清华园风物志》）

e）位于南部的教工生活区新林院

（黄延复《清华园风物志》）

图 20 梅贻琦任内新增的学生宿舍

a）位于北部的男生宿舍新斋

（作者自摄）

b）位于北部的男生宿舍平斋

（作者自摄）

c）位于中部的女生宿舍静斋

（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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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济压力下的空间从简策略

虽然前任校长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的发展开创了良

好的局面，也初步解决了清华基金的问题，但梅贻琦仍然

面临如何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办学的难题，其压力来源于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需要较高投入，虽然教学用

品的扩充在罗家伦任内就备受重视，但仍不及办学所需，

尤其是在 1932 年成立工学院的背景下，梅贻琦感到“一切

设备，初欠完备” [3]。二是资金来源的问题，清华在 1932—
1933 年间还面临收入匮乏的严峻挑战，据 1933 年《清华

一年来之校务概况》：“校中自去年二月，美庚款停付以后，

收入骤减，至今年二月，只由财政部陆续拨到壹佰万元，

暂资接济。而今年三月以来，因政府又有庚款再停付一年

之意，学校常款，仍未领到。” [3] 虽然 1932—1933 年庚款

停付是梅贻琦任内的极端情况并不能代表全貌，但 1932—
1933 年清华校园内建设活动频繁，善斋（五院）、静斋、

新西院均建于此时，此外还有土木馆的扩建，收入来源的

不稳定势必会对营建观念和期间决策造成影响。

在经济拮据的背景下，梅贻琦对校务开支的管理十分节

制，“唯有以最经济之标准，应最迫切之需求”“对于经费之支

出，唯有极力调节，节彼就此，以求得更高之效率而已” [3]，校

长和建筑师需要使用新的设计策略来调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一方面，更多利用原有建筑来满足办学需求，将一些

旧建筑加以改造，令其具备大学发展所需的教学研究功能。

以工学院为例，在锻铸工厂建成前，梅贻琦曾计划“或须

待二院学生迁至新宿舍后，将房屋稍加改变，布置为学生

工厂实习之用” [3]。而土木工程馆（时称“工艺馆”），原

本是留美预备学校的金工锻铸工艺实习场所，推测原建筑

或于 1921 年建造，1926 年后，该建筑开始用作科系专业

馆，1932 年工学院正式成立后，在原建筑的基础上扩建两

翼的二层部分，建筑正式成为土木工程系馆（图 24）。改

造旧建筑将其置换为系馆的方式，不仅能够把校园原有

建筑利用起来，减少资源浪费，而且工期比新建更短，对

于迫切需要空间进行教学和实验的工学院的发展具有现实 
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新增建筑，校方明文要求在设计和建造

上应“以坚而不丽，价值低廉，务必实用为原则”[10]。《国立

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概况》为了解 1934—1936 年清华

A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图》。

校园营建的设计原则和校长理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记录中

关注建筑面积、房间功能、建筑材料及建筑造价等指标，而

对建筑形式、风格、室内设计等内容毫无涉及。校方甚至对

于单体建筑设计的独特性也并无要求，如机械工程馆相关文

件记录航空馆“式样完全仿照电机馆”A，而金工锻铸四座实习

工厂的“构造完全一律，厂房宽度相同，长度不等” [10]。

在低造价的不利条件下，沈理源依然通过有限的材料

选择和形式的专业推敲来塑造建筑品质。如机械工程馆，

建筑用材朴素，以青砖墙面为主，辅以浅色抹灰装饰，但

与临近的主校门（今二校门）和清华学堂协调一致。机械

工程馆正立面上白色抹灰门廊、檐口装饰线脚、略微突出

的壁柱等建筑要素，也均与周边建筑有所呼应，建筑整体

呈现出朴素典雅的品质，与学术建筑属性相称（图 25）。

图 23 《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概况》（1936 年）文件节选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图 24 1923 年前后的清华校园航拍：画面中心为工艺馆（土木馆前身），反映了

工学院建设前的用地情况

（底图引自《清华年报：1923—1924》，瀚文民国书库线上资源）

图25 与周边建筑呼

应的工学院建筑外观

a）机械工程馆

（作者自摄）

b）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官网）

c）土木工程馆

（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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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以来，清华在中国近代教育

格局中的位置日益重要，随着人才的积累逐渐成为中国学

术发展的前沿阵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自上而下的

高等教育改革为契机，清华革新学制、组建院系，进入国

立大学体系内，1928—1937 年间在罗家伦和梅贻琦两任校

长的带领下从新兴大学发展为国内最高学府，实现了自 20
世纪初周诒春校长以来长期筹划的“脱胎换骨”。

学术发展为校园空间注入持续的发展动力。1930 年改

制以来的首个校园规划方案诞生，陆续新增大量学术建筑、

学生宿舍、教工住房等，校园建设量远超自清华创办以来

的历年之和。纵观清华校园演变历程，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一方面在早期校园的建筑现状

之上整合出了独立的“国立大学”的空间结构和建筑规模，

另一方面构成了抗日战争后至今的清华校园设计的“文

脉”，是清华校园发展史上的奠基时期。

在国立大学时期，清华的总体发展方向具有一贯性，

在同样的“学术化”目标之下，两任校长罗家伦与梅贻琦

却因宏观环境的变化与个人行事风格的不同而各有方略：

罗家伦处于破旧立新的节点，清华隶属和基金的积弊扫除，

又有国民政府支持，办学前景乐观，于是以“日臻完美”

为目标，立足长远，大展宏图。罗家伦在任时间虽仅两年，

但其激进性格和个人魄力展现无遗。而梅贻琦在“易长风

波”之后执掌清华，继续学科建设的事业，组建了肩负国

家使命的工学院，并对学术发展所需的师资设备持续投入，

令清华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国内领先，而且“努力负起与国

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梅贻琦以其关注当下现实、善于调

和各方的行事理念，应对办学资金不足的挑战和外患迫近

的阴霾 [3]A，保持清华学术力量的发展。

A 梅贻琦在《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中写道：“外患的紧迫，敌兵入侵，日进一日，校址所在，几成前线地带，使我们常常感觉工作要被停顿的危险。”详
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

建筑师杨廷宝和沈理源在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不同阶

段参与到校园建设实践之中，两人虽然有相似的西方留学

背景和归国后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时机际遇的变迁和

在任校长校园观念的差异，在清华校园建设史上的角色和

地位有所不同：杨廷宝与罗家伦联手描绘出理想校园的蓝

图，通过 1930 年校园规划，将罗家伦对国立清华大学的构

想具体化，突显国立大学“宏大壮丽”的气度，并将罗家

伦对学术场景和需求的深入思考融入清华建筑空间之中。

而沈理源对于总体格局不具有控制力，建筑师与校长在设

计决策中观念的交融与碰撞所见不多，建筑师更多的是在

校方规定的设计条件内进行单体建筑的设计，但沈理源在

满足功能需求之余，力图以新建筑为支点去“织补”校园

空间结构，整合校园格局。

与前一阶段对比来看，梅贻琦、沈理源时期的校园建

设开始背离 1930 年规划，以经济务实为原则对许多内容做

出了调整，校园总体规划层面秩序较弱，但及时高效地提

供了清华学术发展所需的建筑空间，在有限的条件下调和

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中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规划研究通常透过建筑图纸和

空间来评析设计操作，从规划结构或建筑风格等角度切入。

而本文以校长与建筑师的互动为着眼点，将大学的办学目

标、功能需求、校长的理念与构想等纳入分析范畴，由此

引入不同于传统空间视角的观察和评价维度——就国立清

华大学时期的校园建设而言，梅贻琦与沈理源时期立足

“现实”，并非是对罗家伦与杨廷宝时期“宏图”策略的背

弃，而是为了清华“学术化”办学目标的长期落实，在具

体历史条件下做出的调和与改良。在不同的时代，大学校

园规划都有校方与设计方互动的惯例，校长与建筑师的互

动为研究校园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当今大学校

园建设也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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